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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让金融活水“滴灌”乡村发展沃土是新时代赋予金融的使命与任务。本文全面探讨了金

融供给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理论上，金融可通过其功能发挥所

释放的产业带动、环境美化、社会规范和民生改善等多重效应而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实证

上，本文测度了 2005—2020年中国 31个省域单元的金融供给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

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了金融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

作用机制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金融供给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

作用，这一结论在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以及借助工具变量开展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但对

于东部地区以及 2014年以后的时段，金融对乡村高质量的影响更为强劲，这也得到了费舍尔组

合检验的证实。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对于全部省域总样本及 5类子样本，促进乡村消费升级、

释放民生改善效应是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渠道，而金融发展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

环境美化效应和社会规范效应只存在于部分子样本，各渠道的适用性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本

文推动了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动因以及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效应、机制和时空差异的理解，丰富

了金融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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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已然成为当前乃至
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主题[1]。然而，高质量发展不仅针对的是经济领域，它是对社会发展
各个方面的总要求。就区域层面而言，城市与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一体两面地
呈现了现代中国的整体风貌。无论是城市地域，还是乡村地域，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已成
为新时代的必然选择[2-3]。但与此同时，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是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最直观的体现[4]。放眼世界，乡村衰退亦是不争的事实[5]。由此，探究乡村
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已成为全社会重大而迫切的研究与实践命题。

在此背景下，很多学者从土地综合整治[6]、乡村旅游发展[7]、农村宽带普及[8]、数字
经济驱动[9]、人居环境优化[10]等多个视角探析了它们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程度与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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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衍生的对策建议也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支撑。然则，上述多元化的
驱动路径均需要同一个要素来支撑，即金融资本。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金
融具备资本融通、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等多重功能，可为乡村振兴解决“钱从哪里来”
的问题[11]，被认为是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12-13]。随着乡村振兴上升为
国家战略，金融服务对乡村发展的催化剂作用愈发受到重视。自 2018年起，乡村振兴连
续 5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而“金融”则是被历年文件频频提及的关键词，国务
院还专门制定了《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得益于系列宏观政策的发力，中
国金融支农、促农力度不断加大，农村资金短缺问题得到持续改善[14]。

金融供给是否促进了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展？如果该效应得到证实，其背后的作用机
制是什么呢？这种驱动效应在不同地区又有何差异？对以上问题的探究，既有助于深刻
认知金融发展的战略作用，又能丰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现有研
究来看，围绕金融支撑乡村发展这一主题成果已逐渐丰富，但结论存在差异。一些学者
从金融功能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金融功能的发挥可以增加现代化、智能化的农业机械
使用率，促进农业产业内部升级，提高乡村产业发展绩效[13, 15-16]。也有学者基于小额信贷
理论和普惠金融理论，以印度、尼日利亚等国为例，证实金融发展能降低农村融资成本，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改善贫困问题[17-19]。还有学者从本源与使命出发，梳理了乡村治
理中的金融逻辑，指出金融是服务乡村治理的一种新路径[20]。一些研究还发现区域金融
供给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
展[21-22]。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会使城乡收入差距进
一步扩大[23]，并让很多贫困人群落入更难脱贫的“贫困陷阱”[24]，因此不宜高估金融要
素对农村发展的贡献[25]。此外，金融对乡村发展的非线性影响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
其非线性特征通常表现为规模上的边际效应递减或“U”型趋势[21]，以及时间上的累积
效应[26]。

综上可知，金融供给对乡村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尚未达成共识，但总体而言，持肯
定态度者居多，这对探寻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路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则，在高质
量发展背景下，准确评估金融供给对乡村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仍极为缺乏，且存在一些
局限。① 乡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概念，但仅有的相关研究来自于金融
如何影响减贫[27]、农村消费[28]、农业升级[29]、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0]等单一乡村高质量发展
子论题。尽管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出金融对乡村的内在作用规律，但可能难以把握全貌而
得出有偏结论。因此，在探究其具体作用效应之前，准确界定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
进行科学度量尤为必要。然而纵观已有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城市群或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估[3, 31-33]。② 在研究内容和视角上，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学者们倾向于实践路径探索[34-35]或者开展“指标—评价”范式的研究[1, 36-37]，理论机制方面
的探究比较缺乏[38-39]。具体到本文的论题，对于金融供给主要通过何种路径促进乡村高质
量发展，已有研究并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回答该问题。③ 从宏观层面考察金融发
展的效应时，已有研究侧重于金融规模分析或突出金融的产业带动功能[26]，对金融的其
他维度和功效关注较少，这将很难满足新时代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

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① 在科学内涵层面，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
并结合已有研究及相关标准，界定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将乡村高质量发展纳入
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以期丰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② 在理论框架层面，基于
金融功能理论尝试构建一个完整的框架，系统阐释金融供给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效应
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从而为理解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提供新视角；③ 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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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分析层面，从省域尺度对金融供给和乡村高质量发展进行较为全面的测度和时序演进
特征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并充分考虑时空
两个维度的异质性，以全面、系统地揭示金融供给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
而为更好地从金融视角寻求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2   理论框架

2.1  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外延

广义的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发展[1]。这一界定提纲挈领地抓住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核心，但在研究具体
区域问题时，还需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做更具象的阐述。乡村是人类活动空间的重要组
成部分[4]，乡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治水土环境污损化、
乡村聚落空废化和区域贫困化等一系列“乡村病”的必由之路。中国以往的支农策略与
路径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城乡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40]，但新时代的乡村
建设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以及乡村居民“满不满意”等
关键问题[41-42]。由此，本文认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可概括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
引领，基于乡村独特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基底，通过维系乡村自然环境承载力、增
强乡村经济发展内生力、扩大乡村文化影响力、强化乡村社会凝聚力、提升优质成果供
给力，以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永续发展模式和发展状态。

乡村作为一个空间地域系统，其功能已从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向生态服务、文化传承、
社会稳定等综合空间演绎[43]。乡村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乡村功能的支撑，乡村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实则也是乡村自身功能不断拓展和强化的过程[44]。由此，乡村多功能
理论给进一步探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外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该理论认为社会发
展过程中人类对乡村地域生产、消费和生态等多元功能的需求变化是乡村不断发展的核
心驱动力[45]。因此，结合中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外延包含以下几
方面：乡村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乡村生产功能，加强农业科技化、效率化、融合化
和现代化，创建兴旺产业；需要充分发挥生态保育功能，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优化
乡村人居环境，实现生态宜居；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坚守乡村传统优秀文化，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促成文明乡风；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功能，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
机结合，达成有效治理；需要充分发挥乡村主体发展功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生
活质量，增进居民福祉，兑现共同富裕。简言之，乡村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的产业、生
态、文化、治理以及民生的有机统一体。
2.2  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促进资本积累和引导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在
乡村高质量发展大局中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6]。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助力乡村高质
量发展的过程，是金融系统各项功能的发挥作用于乡村地域内生发展的过程[11]。换言之，
即通过充分发挥各项金融功能，全面释放其产生的产业带动效应、环境美化效应、社会
规范效应和民生改善效应等，从而为乡村地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提供坚强支撑和可靠保障。需要注意的是，在高速增长阶段，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侧重规模和数量，且功能发挥以融资为主。在高质量发展时代语境下，金融供
给更应重视质量和效率，才能适应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新时代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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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同时兼顾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 3个维度。综上，金融影响乡村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2.2.1  产业带动效应    金融发展能产生产业带动效应，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路径。
首先，金融的资本积累和风险管理功能有助于农村小微企业摆脱资金短缺和风险管理落
后的困境，增强小微企业生存能力，并拓宽乡村就业渠道[46]。其次，金融系统通过资源
配置功能和风险分散机制，能够放松融资约束，促使涉农企业、农村居民大胆开展生产
技术的研究与创新[47]，提高创新的活跃度和成功率，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农业
科技自主创新，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最后，金融的
信息传递功能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资金和要素向农村产业流动、集聚，为乡
村产业兴旺提供更大的“源头活水”[48]。
2.2.2  环境美化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产生环境美化效应，是实现生态宜居的有力支撑。一
方面，金融机构通过严格绿色信贷考核、加强绿色信贷等方式引导资金向污染防治、绿
色低碳和清洁环保等生态文明领域汇集[49]，增加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的投入，提升乡村“绿色”要素。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发行的普惠性绿色金融产品为农
村居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和配置绿色资产敞开了门径，有利于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培
育绿色消费行为，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50]，并减少公共资源“搭便车”行为带来的
负外部性。此外，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还能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供求机制，推
动乡村基础设施更加健全、均衡，进而使乡村生态更加宜居[51]。
2.2.3  社会规范效应    金融发展除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还包括金融教育和金融法律法
规的健全[11]，由此金融还能够产生社会规范效应，从而为达成文明乡风和有效治理提供
必要保障。一方面，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等功能可缓解乡村居民融资障碍，使他们通过
借贷获得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提升自身及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24]，进而
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
专家讲座、普惠金融、理财宣传等各类金融教育活动的开展，可为乡村营造良好的金融
经营环境，提升乡村居民的投资理财意识和诚信意识，提高他们的风险防范能力，有效
遏制“欺骗性”金融创新和金融诈骗等金融犯罪行为，减少因骗致贫返贫发生率[52]，助
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此外，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增加金融服务供给，还能更好地刺激
乡土文化等相关产业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2.4  民生改善效应    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民生改善效应，主要表现为金融可以提高乡村
居民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促进乡村消费升级，提升他们的生活福利水平。首
先，金融多重功能的发挥可以缓解乡村居民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困境，帮助他们延长受教

图1   金融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Fig. 1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finance affecting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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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年限、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机械使用率，从而降低人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增
加乡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53]。其次，金融的风险管理、资金融通等功能还有助于优化乡
村居民的投资效率，降低收入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强消费信心，改善消费
结构[54]，从而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综上所述，金融供给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产业带动、环境美化、社会规
范和民生改善等多重效应共同作用下的一个“总量均衡效应”，而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或
环节。总的来说，金融供给对乡村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助推作用，且这种作用主要通
过上述4种效应或渠道得以实现。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内在机理分析，本文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全面、系统
地考察金融供给如何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首先，构建关于金融供给与乡村
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即基准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HQRDit = a0 + αFDit + γControlit + λi + ηt + εit （1）

式中：i代表地区（省域）；t代表时间（年份）；HQRDit代表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FDit代
表金融发展水平；Control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λi和 η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用
于控制地区和时间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εit是随机误差项；其余变量均为待估参数。

然后，构建相应的中介效应模型，用以检验金融影响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中介效应模型能够很好地探析解释变量如何通过中间变量（机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
生影响而产生的间接效应[55]。其基本思路是先考察金融供给对相关机制变量的影响，进
而检验机制变量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根据上述理论阐释，本文将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AT）、绿色信贷水平（GF）、乡村人力资本水平（HC）、乡村消费水平（RC）作
为中介变量，以分别检验相应的中介效应。具体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ATit = b0 + bFDit + γControlit + λi + ηt + εit （2）

GFit = c0 + cFDit + γControlit + λi + ηt + εit （3）

HCit = d0 + dFDit + γControlit + λi + ηt + εit （4）

RCit = e0 + eFDit + γControlit + λi + ηt + εit （5）

HQRDit = φ0 + αFDit + bATit + cGFit + dHCit + eRCit + γControlit + λi + ηt + εit （6）

3.2  模型有效性检验

3.2.1  中介效应检验    为确认这些中介变量是否成立，本文采用Sobel检验方法对此进行
检验[55]。该检验方法的思路和流程可借助图 2和后续公式来实现。图 2中 a是自变量对中
介变量的回归系数，b是同时考虑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时，后者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Sa、
Sb分别是系数 a和 b的标准误，c为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总效应。可根据统计量Z和P来

判断它们是否通过中介效应检验，Z = ab Sab = ab a2 S 2
b + b2 S 2

a 。如果 Z > 0.97 或 P < 

图2   Sobel检验方法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obel-Tes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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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则认为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否则不通过。根据前文中 4个作用机制在不同样本中的
回归结果，本文逐一进行了Sobel检验。
3.2.2  组间差异检验    本文在基准回归后还进行了时空异质性的比较分析。以往的很多研
究在比较组间系数差异时，仅考虑了不同组间系数的估计值和其显著水平[25-26, 29]，缺乏统
计检验的支持，这可能会导致结论的失真[56]。因此，本文进一步运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方
法（Fisher Permutation Test）检验了组间的系数差异是否显著，该方法假设条件比较宽
松、适用性较为广泛。具体检验即通过“自抽样法（Bootstrap）”计算出“经验 P 值”
这一统计量，它与传统检验中的P值含义相同，以此判断分组回归组间差异是否显著[57]。
3.3  变量测度与说明 

3.3.1  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    尽管目前尚未有专门探讨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
体系，但已有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范式参考[8, 26, 41-44]。在此基础上，本
文紧扣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外延，遵循系统性、代表性、可操作性、数据可得
性等原则，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42]，构建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 5个维度 2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乡村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表 1）。
运用熵值法计算各个细分指标的权重并进行综合集成，进而得到各省域的乡村高质量发
展指数（HQRD）。
3.3.2  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在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金融发展应同时兼顾规模、结构和效
率3个维度[22]，三者各有侧重、缺一不可。因此，本文采取等权重方法对金融规模、结构
和效率进行赋权，并以此测算各省金融发展指数（FD）。具体而言，金融规模：用农村
存贷款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度量；金融效率：用农村金融机构总贷款与总存款
的比值来度量[23]。对于金融结构，目前认可度较高的度量方式是股票市场交易总额/金融
机构贷款余额来表征[17]；但股票交易数据目前还未严格地分为城市和乡村，更没有单独
针对乡村股票交易的分时、分地数据，进行手动分割也缺乏合理的方式。因此，本文仍
采用上述提到的方式来间接表征金融结构，尽管没有抽离出面向乡村的，但综合而言，
比全部用大区域尺度的金融数据要更准确。
3.3.3  机制变量    本文主要涉及4个机制变量。① 产业带动效应主要侧重于以乡村企业为
主体，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研发与创新，加速农业科技进步，进而实现
产业兴旺，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要求[58]。因此，对这一效应，本文选取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作为具体的代理变量，记为AT，其度量采用的是 1997年原农业部提出的规范
指标及其测算方法[21, 59]。② 环境美化效应主要强调发挥绿色信贷、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
金融工具的作用，优化乡村地域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生态宜居度。但目前还没有专
门用于度量乡村绿色信贷水平的指标，直接利用区域绿色信贷指数[60] （即各省六大高耗
能产业利息支出占工业产业利息总支出的比率）又太过粗糙和牵强。考虑到绿色信贷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向关系[61]，本文用区域绿色信贷乘以“第一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线性拟合乡村绿色信贷水平，记为GF。③ 社会规范
效应主要聚焦于借助金融工具来提升乡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从而为达成乡风文明和治理
有效提供重要保障。因此，借鉴周云波等所建构的教育年限累积收益率方法[62]，对中国
各省域的乡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将其作为社会规范效应的代理变量，记
为HC。④ 在新时代促进乡村居民消费增长、提高消费率是满足他们美好生活需要和提
升生活福利的重要手段。因此，民生改善效应侧重于通过金融增加乡村居民收入，促进
乡村消费升级，从而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故选取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这一效
应的代理变量，记为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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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控制变量    在模型构建中，本文还考虑了对乡村发展可能产生影响的一些控制变
量，以更加全面地把握乡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金融供给的驱动效应。具体控制变量有 5

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ED）：用人均GDP的对数来表征；贸易开放度（TO）：用农业
进出口贸易总额比地区生产总值表示；人口结构：用乡村老年抚养比（OR）和少年儿童
抚养比（JR）两个具体指数表征；城镇化水平（UR）：用人口城镇化率表示；财政支农
水平（FA）：用农林水务支出额比上区域财政总支出表示。
3.4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是中国 31个省域单元（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 2005—2020年的面板数
据。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2021年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
年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第三
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休闲农业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此外，本文还对少数极端值
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个别缺失值通过3次样条插值法或线性拟合法予以补齐。

表1   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维度

产业
兴旺

生态
宜居

乡风
文明

治理
有效

生活
富裕

指标名称

每公顷农业机械动力

人均粮食产量

农业劳动生产率

万人农产品出口量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

农业多功能性拓展程度

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强度

人均农村道路面积

人均绿化覆盖面积

万人公共厕所数量

床位与医护人员比例

万人养老机构数

农村居民教文娱支出占比

人均乡镇文化站数量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数用户占比

人均乡镇文化活动面积

人均乡镇藏书量

村委会选举投票人数占比

人均乡村综合服务中心面积

农村社会救济情况

贫困发生率

农村基尼系数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

农村居民计算机拥有量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比

恩格尔系数

城乡收入差距比

度量方式及单位

机械总动力/耕地总面积(kW/hm2)

粮食总产量/农村总人口(kg)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村总人口(万元)

农产品出口数量/农村总人口×10000(t)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

休闲农业营业收入/第一产业产值(%)

农业生产中化肥施用量/耕地总面积(t/hm2)

农村道路面积/农村总人口(m2)

农村绿化覆盖面积/农村总人口(m2)

公共厕所数量/农村总人口×10000(个)

床位数/乡镇卫生人员数(%)

养老机构数/农村总人口×10000(个)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消费支出额(%)

乡镇文化站/农村总人口(个)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家庭总户数(%)

乡镇文化活动用房面积/农村总人口(m2)

乡镇藏书量/农村总人口(册)

村委会选举投票人数/农村总人口(%)

综合服务中心面积/农村总人口(m2)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农村总人口(%)

贫困人口/农村人口(%)

参照《中国基尼系数计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每百户年末家用计算机拥有量(台)

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农村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总消费支出(%)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03471

0.02865

0.14232

0.02136

0.02378

0.03239

0.01076

0.05564

0.05028

0.00512

0.06451

0.03514

0.04687

0.03501

0.02004

0.03732

0.03693

0.03872

0.02535

0.00971

0.04858

0.03865

0.05686

0.01297

0.02463

0.01485

0.02993

0.0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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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4.1  总体特征事实分析

4.1.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有效性检验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乡
村高质量发展指数（HQRD）的最大值为 0.668，最小值为 0.085，均值为 0.245，标准误
为 0.063，反映出不同省域间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金融发展指数（FD）大体
上呈现出“均值小、标准误大”的特点，各控制变量在不同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为
减少数据分散度和异方差性的干扰，本文还对个别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或差分处理，然
后利用HT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预处理后的变量均是平稳
的，这保证了后续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此外，本文还计算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以诊断它们是否存在共线性。显然，模型中的所有回归变量都没有共线性，因为
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

4.1.2  金融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时序演进特征    利用核密度估计曲线来揭示中国金融供给
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序演进规律（图 3）。首先，2005—2020年间中国金融发展指
数的核密度分布曲线主峰位置持续向右平移，且主峰高度下降、水平宽度小幅拉大，这
表明中国各省域的金融发展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区域间的差距也均趋于扩大。此外，金
融发展指数还表现出向右拖尾的分布形态，意味着高强度省份依然存在。其次，2005—
2020年间乡村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在期初有所波动，可能是受取消农业税
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随后主峰位置持续向右偏移，由双峰向单峰演变，且主峰宽度
有所扩大，这表明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两极分化现象在减弱，但
省域间差距趋于扩大。乡村高质量发展指数分布曲线持续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这意
味着全国范围内乡村发展水平高的省份与平均水平差距在拉大。

本文绘制了金融与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散点图（图 4），以初步揭示二者之间
的关系。简单的趋势分析表明金融与乡村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尽管散
点图呈现的结果同前文的理论预期比较吻合，但金融影响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传导路径是
复杂的，需要通过已构建的计量模型来加以实证检验。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有效性检验结果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validity tests of all the variables

变量

HQRD

FD

d.ED

TO

JR

OR

d.UR

FA

lnAT

GF

HC

lnRC

含义

乡村高质量发展指数

金融发展指数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分

贸易开放度

少年儿童抚养比

老年人口抚养比

城镇化水平的差分

财政支农水平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对数

绿色信贷水平

乡村人力资本水平

乡村消费水平的对数

观测数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均值

0.245

0.403

0.096

0.281

16.008

26.511

1.182

0.107

0.054

0.043

10.226

8.743

标准误

0.063

0.172

0.071

0.313

5.604

7.661

0.812

0.033

0.114

0.122

0.808

0.614

最小值

0.085

0.022

-0.252

0.044

8.470

13.170

0.000

0.048

-0.390

0.021

8.283

-1.078

最大值

0.668

0.938

0.255

1.167

29.430

39.130

4.980

0.168

1.050

0.067

11.425

1.303

HT

0.536***(-8.437)

0.432***(-6.17)

0.191***(-17.974)

0.770**(-1.645)

0.425***(-12.216)

0.552***(-8.318)

0.141***(-19.423)

0.639***(-5.671)

0.756**(-2.063)

0.562***(-6.136)

0.577***(-7.574)

0.337***(-13.744)

VIF

-
1.48

1.24

1.04

1.56

1.98

1.49

1.62

1.08

1.15

1.8

1.12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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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仅考虑金融供给和控制变
量对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
样本的 F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的 P 值均为
0，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构建
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中
国不同地区的金融和乡村发展水平都存
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以及乡村发展和
金融改革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63]，本
文将全部样本分成若干个子样本进行分
组探究。在时间维度，研究期内中国政
府多次出台相关规划和指导意见，旨在
强化金融在乡村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
其中，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最具
节点性和典型性。该文件首次明确指出
要凸显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责任，
全力支持符合条件的乡村企业上市融
资，这将金融助力乡村发展提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金融促农的相
关文件接踵而至。此外，2014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宏观态势的转换也可
能对金融与乡村发展的关系产生影响。故本文以 2014 年为临界点，将样本分为 2005—
2013年和 2014—2020年两个子样本。在空间维度，分组依据相对简单，遵循传统的“东
中西”空间分析范式，将31个省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3个子样本。

表 3为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全部省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以及 2005—2013年、
2014—2020 年 6 个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供给的系数分别为 0.023、0.039、0.031、
0.019、0.117 和 0.226。尽管回归系数大小存在差异，但都至少达到 10% 的显著性水平，
表明无论是在不同地区还是不同时段，金融供给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而积极的作
用。就时空异质性来看，在时间维度，2014年以后随着国家更加重视金融助农，金融助
力乡村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时间上的累

图3   2005—2020年中国金融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形态及其演变
Fig. 3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2005-2020

图4   金融与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线性拟合关系
Fig. 4   Linear fit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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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效应；在空间维度，金融对东部地区乡村高质量的影响更为强劲。经由 Fisher检验获
得的经验P值也证实了上述差异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在两种分组情况下对应的经验P值
分别为0.054 和0.023，均在10%水平上显著。

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和少年儿童抚养比对 2005—2013年以外
的其他 5个子样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二者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比较显著积
极的促进作用。贸易开放程度对 2014—2020年这一子样本的正向作用不显著，但对其余
5个样本，其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对于所有回归样本，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乡村高质量
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城镇化水平对绝大多数样本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其对乡村
发展也具有抑制作用；但也要看到 2014 年后，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溢出效应已逐步凸
显。财政支农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其他样
本的影响更多体现为负向或者不显著。
4.3  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本节将对前文提出的 4种作用机制或路径进行逐一检验。考虑到中国金融供给和乡
村发展在时空维度上的差异，本节仍以上述 6类样本回归的形式对传导机制开展异质性
分析。具体检验策略分两步：首先是单一作用机制检验，即每个作用机制下的回归样本
均给出了两组相关系数，一组是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另一组是加入中介变量
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其次是所有作用机制的联合检验，即在上一步基础上，
针对不同样本的作用机制差异，将显著性成立的几个机制同时加入中介变量模型以综合
考察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不同地区和时期的差异。总的来看，对于各
中介变量，至少有两组子样本符合参数阈值，表明AT、GF、HC、RC都是有效的中介变
量；Fisher检验结果也表明基于时空两个维度的分组比较是可靠的，因为组间系数差异
的经验P值在10%以内基本都显著。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表8所示。

表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Tab.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benchmark model

变量

FD

dED

TO

JR

OR

dUR

FA

常数项

Province FE

Year FE

调整R2

F

N

经验P值

因变量HQRD

全部样本

0.023***(2.96)

0.047**(2.33)

0.074*(2.01)

0.008***(3.73)

-0.004***(-3.82)

-0.003*(-1.93)

-0.201*(-1.85)

0.223***(4.56)

Yes

Yes

0.76

16.75

496

东部地区

0.039***(3.53)

0.039**(2.45)

0.182*(2.33)

0.014***(3.86)

-0.012***(-2.59)

-0.004(-1.16)

0.204***(2.63)

-1.216***(-15.52)

Yes

Yes

0.84

29.93

165

0.054

中部地区

0.031**(2.41)

0.027*(1.69)

0.154**(2.14)

0.011***(7.56)

-0.005**(-2.12) 

-0.007**(-2.48)

-0.149(-1.26)

0.073(1.46)

Yes

Yes

0.62

27.83

135

西部地区

0.019***(4.03)

0.051**(2.04)

0.103*(1.91)

0.006***(3.02)

-0.003***(-4.52)

-0.003(-0.79)

0.135*(1.78)

0.141***(5.64)

Yes

Yes

0.39

9.16

176

2005—2013年

0.117**(2.32)

-0.155(-1.24)

0.321***(3.56)

0.007(1.49)

-0.003*(-1.67)

-0.005(-0.78)

-0.326*(-1.76)

-1.327***(-15.57)

Yes

Yes

0.18

7.51

279

0.023

2014—2020年

0.226***(3.64)

0.202**(2.16)

0.056(0.64)

0.009**(2.47)

-0.009**(-2.41)

0.002*(1.89)

0.302(1.62)

0.237***(5.09)

Yes

Yes

0.17

2.85

217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 t统计量；FE是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经验P值为采

用Bootstrap法得到的统计量，由于该方法主要用来检验两组任意估计量之间差异的显著性，若是 3组样本则需两两对

比、分 3次回归检验。限于文章篇幅以及必要性，结合已有研究范式[56-57]，本文在分析东、中、西 3组样本的组间差异时

仅计算了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验P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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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导机制 1，金融发展可能会通过农业科技进步渠道，释放产业带动效应，驱

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就全部省域样本回归结果看，如表 4中（1）和（2）列所示，回归

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金融供给确实通过促进乡村研发创新和技

术进步而推动了乡村高质量发展，但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则存在较大差异。在时间维度，

2014—2020年这一组与全部样本的结论吻合，但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相较于全样本均

有所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自 2013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各类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

新发展的良好局面日趋形成，且不断向乡村地区拓展。对于 2005—2013年这一组样本，

表 4中（9）和（10）列对应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这一时期金融发展对乡村研发创

新和技术进步还未产生积极作用。

在空间维度，只有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显著推动乡村研发创新水平和

技术进步，进而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如表 4中（3）和（4）列所示，回归系数分别为

0.152和 0.077，且在 5%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通过相应的显著性检验，但金融对乡村科

技进步的正向促进作用比较微弱。对于西部地区，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显著影响科技进步，

进而对乡村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表现为明显的抑制效应，如表 4 中（7）、

（8） 列所示。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乡村地区仍存在金融排斥现象，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明

显[63]，这会制约农村科技投入的配置、掣肘农村科技进步，增加农业研发创新过程中的

不确定性。此外，西部地区乡村的市场化程度和信息透明度均较低，使其更难得到具有

逐利性的资本的支持，因为科技进步渠道往往导致金融体系对城乡两个地域系统的促进

作用存在不对称性[54]，社会资金更愿意流入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更具有优势的城市，而

本该流入乡村的资金供给则被挤占，因而不利于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甚至可能加大城

乡之间的鸿沟。

根据传导机制 2，金融发展可能会通过绿色信贷渠道，释放环境美化效应，驱动乡

村高质量发展。从检验结果来看，只有东部地区和 2014—2020年这两组样本的回归显示

金融发展推动了乡村绿色信贷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乡村高质量发展，但这种驱动作用还

处于较低的水平。如表 5中（3）和（4）列、（11）和（12）列，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

少在5%水平上显著。对于全样本及其他子样本，金融发展与乡村绿色发展之间并未体现

很强的关联性，金融的环境美化效应在目前还缺乏证据支持。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东部地区金融和乡村发展整体基础水平较高，近年来更

加注重利用绿色信贷等金融工具来促进乡村田园综合体、旅游风情小镇等项目建设[59]，

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了乡村生态宜居度；再者，通过“环保贷”等产品引

导更多绿色信贷资金投向生态循环农业和和乡村企业转型，推动乡村发展向绿色化、低

碳化转型，不断减少环境污染，培育“美丽经济”。因此，对于这两组样本，金融发展的

环境提升效应得以显现。但由于绿色金融在中国发展时间较短，且相关政策具有时滞性，

因此其提升作用还未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对于 2005—2013年以及中、西部地区，

由于其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刚处于探索性起步阶段，金融部门、

机构在全域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相对较少，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

的业务内容主要集中在城市，且短期内难以延伸触角大规模介入乡村业务，少量涉农信

贷产品主要以扶贫信贷为主，因此支持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产品比较缺乏，也未

突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主题导向，加上乡村高质量发展资金需求与绿色金融供给排斥矛

盾同时存在[64]，引致这几组样本的金融发展、乡村绿色信贷和乡村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

联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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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导机制 3，金融发展可能会通过人力资本渠道，释放社会规范效应，驱动乡
村高质量发展。从回归结果来看，金融发展对乡村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全样本和所有
的子样本回归中都显著为正，如表 6中的单数序号列所示，说明金融发展确实有助于提
升乡村人力资本水平。这可能是因为 21世纪以来中国相继实施了专项扶贫贴息贷款、小
额信贷、新农保等“阳光信贷”惠农工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乡村居民的信贷可得
性，缓解了他们的资金短缺压力和生活压力，使其能够支付更多元的人力资本投资，提
高了人力资本质量与数量。再者，随着普惠金融的引入和推广，农村征信体系逐步建立，
村民的市场化和现代化意识得以增强，农户的风险防范意识和信用意识也得以提高。但
金融对乡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助推作用区域差异显著，表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趋向，这
既体现在 3组样本的回归系数大小的差异，也体现在组间调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上。
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金融服务体系相对完善，早已从金融发展中获益，且东部乡村经
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因此金融推动乡村人力资本的边际效益相对有限；而中、西部
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普惠金融的推广很好
地改善了以往的“因学致贫”等现象，因而金融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边际效益更高。

研究进一步发现，人力资本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东部地区和 2014—
2020年这两组样本回归中得到了验证，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033和0.039，在5%水平上显
著为正。相比之下，在中部、西部和 2005—2013年 3组的回归中，其相关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人力资本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在这些地区或时段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与传
导机制 2的情形相似。出现上述差异原因在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西部地区乡村
人才流失以及所引致的人才缺乏仍是普遍现象[19]，尽管金融发展提升了他们的乡村人力
资本水平，但其并未很好地转化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在东部地区，随着城
乡一体化水平的大幅提升，使其乡村既留得住美景又留得住人，还引得来人，并产生了
人才集聚的正向外部效应。

根据传导机制 4，金融发展可能会通过居民消费渠道，释放民生改善效应，驱动乡
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乡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在全样本和所有子样本回归中都显
著为正，如表 7中的奇数序号列的相关系数。加入居民消费中介变量后，金融发展对乡
村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仍然是显著而积极的，如表 7中的偶数序号列的相关系数。这
表明金融发展确实有助于提高乡村消费水平而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可能的原因在于各
地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乡村地区居民消费的预算约束和流动性约束，尤其
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惠农贷等政策的贯彻落实，减少了乡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既提
升他们的消费能力，还增强了消费意愿，并推动乡村消费结构开始由生存型向发展和享
受型跃迁，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美好生活的需要。

但也要看到金融发展对乡村消费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整体促进作用还不是很强，全
样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92、0.061。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地区的乡村居民所享受的金
融服务以农村存款和农村保险为主，而它们对乡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从各子样本的
估计结果来看，在空间维度，金融对东部地区乡村居民消费，乃至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
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在时间维度，2014—2020年这组样
本的结果更为显著，这些与基准回归均比较一致。组间差异检验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上
述分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基于空间和时间的分组对应的经验P值分别为 0.067、0.091，
均达到 10%的显著性水平。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水平以及金融体系都
处于领先地位，且物理环境和消费环境更加优越，因此金融服务乡村时具有更强的地理
穿透性和低成本优势；乡村居民的消费理念和投资意识也更超前，享受的金融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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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多元，这会进一步放大他们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因此，这里的乡村居民越来越
注重健康、交通通信等高品质消费，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还能扩大
内需，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强劲的内生动力。而中西部地区，尽管乡村居民收入水
平不断提高，但依然存在农村消费结构调整与收入水平不匹配的问题，服务型消费供给
不充分、居民消费率偏低等现象在农村地域仍较为普遍[54]，加上金融服务体系仍不够健
全，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在促进乡村消费和乡村高质量发展上的助推作用。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所有显著性成立的中介变量同时加入模型，进行联合
检验，在东部地区这组样本中加入 lnAT、GF、HC和 lnRC这 4个中介变量，在中部地区
加入 lnAT和 lnRC这两个变量，在西部地区加入 lnRC这一个变量，在 2005—2013年这组
样本加入 lnRC这一个变量，在 2014—2020年加入 lnAT、GF、HC和 lnRC这 4个变量，对
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仍旧显著。
从空间维度来看，对于东部地区而言，金融发展是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增加绿色信贷
供给、提升人力资本和推动消费升级”4个渠道来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对中部地区，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科技进步和消费升级”2个渠道来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对西部地
区，金融发展目前还只能通过“消费升级”1个渠道来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从时间维
度来看，对于 2005—2013年这一阶段，金融发展只通过“消费升级”1个渠道来推动乡
村高质量发展，而进入 2014—2020年这一时期后，金融发展则能通过“科技进步、绿色
信贷、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4个渠道来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对所有样本而言，消费
升级是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渠道。金融发展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环境美化
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只存在于部分子样本。

4.4  稳健性分析

尽管基准回归表明金融发展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助推效应，但乡村发展质
量越高，越能积累和运用资金，进而在金融发展方面也有着“先发优势”，这可能会使本
文实证部分的因果关系判断面临内生性问题。因此，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
用了两种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由多个指标加权得到的
综合指数，在综合集成过程中，本身就对主要变量附加了一系列约束条件，这可能引起
不必要的扰动，从而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因此，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了乡

表8   金融发展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联合检验
Tab. 8   Joint test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driving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因变量HQRD

FD

lnAT

GF

HC

lnRC

控制变量

province FE

year FE

调整R2

N

F

东部地区
(1)

0.036***(4.25)

0.057***(3.43)

0.236***(6.02)

0.040**(2.51)

0.066***(4.32)

Yes

Yes

Yes

0.45

165

34.87

中部地区
(2)

0.025**(2.01)

0.042**(2.16)

0.051***(2.79)

Yes

Yes

Yes

0.36

135

23.65

西部地区
(3)

0.021*** (2.78)

0.038***(4.51)

Yes

Yes

Yes

0.29

176

21.12

2005—2013年
(4)

0.112*(1.67)

0.049***(6.63)

Yes

Yes

Yes

0.42

279

23.36

2014—2020年
(5)

0.207***(3.59)

0.095***(4.28)

0.117***(2.89)

0.019**(2.17)

0.147***(2.64)

Yes

Yes

Yes

0.68

217

30.54

全部样本
(6)

0.016**(2.34)

0.058***(5.74)

Yes

Yes

Yes

0.51

496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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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高质量发展指数（NHQRD）并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9的奇数列所示。可以看出，
对于所有样本，金融对乡村发展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大，与前文基准回归是一致的。② 利
用工具变量法来破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宋岩等的方法[65]，选取金融发展指数的平
均水平（AFD）作为工具变量。在工具变量不可识别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的 LM

统计量的显著性均小于 0.001，故拒绝原假设；在弱工具变量检验中 Wald F统计量明显
大于弱识别检验 10%上的临界值，这均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如表 9中的偶数序
号列所示，在考虑了内生性之后，金融发展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助推效应依旧成立，
结果均在5%水平下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基准模型估计的稳健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立足于金融供给极大影响中国乡村发展这一典型事实，基于 2005—2020年中国
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在构建乡村高质量发展指数和金融供给
综合水平指数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并充分考虑时间和空
间两个维度的异质性，全面、系统地检验了金融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渠道及其内在
机制。主要结论为：

（1） 2005—2020年中国 31个省份金融供给指数和乡村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核密度分布
均表现出向右平移的趋向，即两者均呈现总体提升的态势，但区域差异明显。

（2）金融供给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已然成为中国乡村振兴
的重要驱动力量；在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以及利用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
论仍旧成立。但是这种正向作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从空间维度看，金融对东部
地区乡村高质量的影响更为强劲；从时间维度看，在 2014年以后，随着国家更加重视金
融助农，金融助力乡村发展的作用也更为明显。Fisher检验的经验P值也证实了上述组间

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表9   基准模型的稳健性回归结果
Tab. 9   Regression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FD

NHQRD

控制变量

province FE

year FE

Kleibergen-Paap 
rk LM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调整R2

N

全部样本

（1）
FE

0.021***

(3.82)

Yes

Yes

Yes

0.55

496

（2）
IV

0.027***

(2.99)

Yes

Yes

Yes

46.15
[0.000]

43.58
{16.38}

0.71

496

东部地区

（3）
FE

0.035***

(2.76)

Yes

Yes

Yes

0.48

165

（4）
IV

0.046***

(3.31)

Yes

Yes

Yes

49.65
[0.000]

56.42
{16.38}

0.68

165

中部地区

（5）
FE

0.029**

（2.23）

Yes

Yes

Yes

0.82

135

（6）
IV

0.038**

（2.51）

Yes

Yes

Yes

62.46
[0.000]

59.85
{16.38}

0.57

135

西部地区

（7）
FE

0.017***

(4.18)

Yes

Yes

Yes

0.65

176

（8）
IV

0.021***

(3.67)

Yes

Yes

Yes

35.73
[0.000]

44.23
{16.38}

0.34

176

2005—2013年

（9）
FE

0.123***

(5.65)

Yes

Yes

Yes

0.51

279

（10）
IV

0.125***

(6.12)

Yes

Yes

Yes

55.48
[0.000]

53.37
{16.38}

0.62

279

2014—2020年

（11）
FE

0.228**

(2.42)

Yes

Yes

Yes

0.32

217

（12）
IV

0.244***

(4.75)

Yes

Yes

Yes

54.17
[0.000]

57.78
{16.38}

0.58

217

注：IV即采用工具变量回归；[ ]内为P值，{ }内为Stock-Yog弱识别检验10%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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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上而言，金融供给能够通过产业带动、环境美化、社会规范和民生改善四
重效应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表明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会因地区差异（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时期差异（表现为政策支持力度的
差异）而有所不同。对于全部省域的总样本及 5个子样本，促进乡村消费升级、释放民
生改善效应是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渠道，而金融发展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
环境美化效应和社会规范效应只存在于部分子样本，各渠道的适用性存在差异。除了上
述共同渠道外，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还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增加绿色信贷供给和提升人力
资本 3个渠道来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金融发展还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乡
村高质量发展；进入 2014—2020年这一阶段，科技进步、绿色信贷、人力资本和消费升
级4个渠道均有助于乡村高质量发展。
5.2  讨论

本文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可以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这也意味着让金融活水“滴灌”
乡村振兴沃土是时代赋予金融的使命与任务。为了让金融更好地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本文的对策启示如下。

一方面，在金融供给能够成为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现实之下，各级政府及
相关组织须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推动乡村金融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提高基础金融服务的
覆盖率和效率，合力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搭建综合性、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广大乡
村地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公平的金融服务。此外，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推行适应
乡村振兴和迎合乡村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如中国农业银行等银行机构应给予符合条件
的农村居民、农业企业等农村金融主体更多的税收优惠和贷款利率优惠，进一步凸显政
策性金融机构的“温度”与“情怀”；城市各类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也可根据自身的优
势，进一步向将业务向乡村拓展，努力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金融赋能乡村振兴之路。

另一方面，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驱动科技进步、绿色信贷、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等渠
道为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机制和路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进一步畅通
相关渠道。首先，应着力改善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农业科技进步方面的融
资约束，重视乡村企业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方面的金融需求，提高其乡村高质量
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配套机制，优化支持乡村振
兴的绿色金融生态环境，畅通绿色贷款渠道，进一步释放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正外部性。
再次，要努力缓解乡村地区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的信贷约束，既要引导金融资源向乡村
教育医疗、农业生产指导和非农就业培训等倾斜，又要重视返乡创业精英、乡贤能人的
合理金融需求。此外，要将普惠金融、金融科技创新等与传统金融相结合，增加乡村消
费信贷供给，满足乡村居民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以消费升级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最
后，要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城市地区的“涓滴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带动全域乡村高
质量发展。

整体而言，本文在统一框架下探讨了金融供给主要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乡村高质量发
展这一根本性问题，既丰富金融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又为金融促进乡村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经验证据。但是，囿于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一些非常具有代表
性的指标没能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如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人均农产品出
口额、农村居民每百户年末家用汽车拥有量、农村绿色金融等。随着数据不断完善，可
开展更为精准、全面的探究。此外，依靠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兴起的数字普惠金融已逐渐
进入乡村地域，未来可在比较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对乡村影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金融
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其他传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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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mission and task entrusted to finance in the new era to "drip irrigate" the 

fertile land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itial attemp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d how regional financial supply promotes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e first explai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supply on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hold that finance can contribut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hrough its multiple effects released by its functional exertion, such 

as industrial promotio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social norms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combine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005-2020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inance and the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Then the driving effect,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finance on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were tested and revealed by 

using panel fixed effect model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financial supply is conducive to the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conducted. 

However, this positive effect shows obvious spatial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For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period after 2014,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finance on the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are stronger. This finding was also confirmed by the Fisher Permutation Test.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of action mechanism shows that for the total sample of all provinces and 

the five sub-samples, "promoting rural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releasing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 common channel of finance driving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industrial driving effect,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effect and 

human capital effect brought by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ly exist in some molecular samples. 

In general,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ers of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s,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inanci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financial geography and rural 

geography.

Keywords: financial supply;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mediating effect model; 

mechanism of action;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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